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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问题往往是复杂的，而我们考察和研究

教育问题的时候也往往会选取不同的视角和立

场，这与我们个人的生活背景、研究兴趣、价值偏
好有着密切的关系。佐藤学曾经对教育研究的视
角提出了三种比喻，形象而贴切，他认为，教育研

究如同是用眼睛在观察世界，不同的眼睛就代表

了不同的研究视角，最基本的三种视角是“飞鸟之
眼”“蜻蜓之眼”和“蚂蚁之眼”。

一、飞鸟之眼：高瞻远瞩却浮光掠影
飞鸟高翔天空，一目千里，所以在自然界中，

视野最为开阔的莫过于它们。它们自由自在，不受
拘束，没有限定。但视角虽然开阔，却并不集中，
而且因为它们高悬在空中，所有的事物在它们眼

中都是渺小而不甚清晰的。
记得刚刚开始学习教育理论的时候，我所接

触的基本上都是这个类型的理论，比如：“教育与
经济谁先行”“教学中的各个要素之间的关系”等
等。作为一个还没有入门的研究者，我曾经一度认
为这样的问题体现了思想的深度，这种宏大的哲

学命题确实需要我们仔细思考。但是经过一段时
间的学习，我发现其实这些问题是没有确切答案

的，即使有答案也是强加于人的，而且即使我有能

力提出自己的见解，当我在面对具体的教育问题

时却还是束手无策。作为教育专业人士却在教育
的门外打转，隔着厚厚的围墙，研究一些不着边际

的宏观命题。我一直在追寻：我到底应该研究些什
么？我的出发点和立足点应该放在哪里？一位年近

花甲的良师益友，致力于教育研究和教学 30 余
年，她不无感慨地说：“兢兢业业写了那么多的东
西，现在看来又有多少是有价值的呢？这种纯理论

的研究最后只会让人走向困惑和虚无，如同一个

人在与空气跳舞。”我相信很多从事理论研究的人
或多或少都曾经有过这样的困惑。
以往我们的教育研究过多地从“飞鸟之眼”来

观察教育实践，虽然能够“高瞻远瞩”，但是由于飞
得太高，根本难以顾及到实践，其结果是一方面教

育研究者批评实践现场的封闭落后，而另一方面

教育实践者也因理论并不能体现和指导自己的工

作而对理论丧失信心。教育理论与实践之间的鸿
沟越拉越大，就算在今天，这样的倾向性也非常明

显。教育研究常常以其所建构或创造的理论为起
点，采用舍恩所谓的“理论应用于实践”（theory in－
to practice）的模式，而后对实践进行评价，然后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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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理论，再应用，再评价。在这种情况下，相对于
实践者和实践领域，研究者往往会以居高临下的

姿态对其进行预见和猜测。克兰蒂宁（Clandinin,
D. J.）和康奈利（Connelly, F.M.）不无讽刺地说：
“在做研究报告时，我们（研究者）皱眉则想象教
师也在皱眉，我们微笑就想象教师也在微笑”。 [1]

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理论者醉心于自己的假设

和论证，对实践缺乏关心和关照，导致理论和实

践，理论者和实践者之间日益分化，且渐行渐远；

而教师则用自己的方法进行着日复一日的教学，

理论者和实践者各有一套话语体系和行为方式，

两者之间如同两条平行线无限延伸却永不相交。

二、蜻蜓之眼：视角下移却蜻蜓点水
蜻蜓也善于飞行，但与飞鸟不同的是，蜻蜓飞

行的高度要低得多，而且它们还会常常停下来歇

息，而且蜻蜓是复眼，往往能够同时看到不同的事

物或者同一事物的不同方面。因此，与飞鸟相比，
蜻蜓更加容易亲近，也更接地气。从研究的角度上
来看，“蜻蜓之眼”式的研究所聚焦的不是宏观的
层面，而是在思考和反应一些中观层次的问题，比

如某个区域的某种特定的教育问题，或者教育管

理方面的课题等等。一般来说这样的研究可以对
区域的教育管理和决策提供专业支持，这种研究

的目的不是理论建构，而是解决教育管理和决策

的具体问题。
以“蜻蜓之眼”来看教育固然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也会存在一定的误区，即蜻蜓点水、浅尝辄
止。这种研究常常采用的研究方法是问卷调研和
访谈，有的研究者只需要制定某一个问题的问卷，

然后在一定范围内发放。随着网络技术的不断发
展，很多研究者并不需要亲自到学校去发放问卷，

而是采用网络调研的方式，他们并没有去过被调

查者的工作地点，与被调查者也没有真正见过面，

其实并不了解他们的真实想法。仅仅是根据多数
人对问卷的作答情况进行数量化的分析，每一所

学校、每一位老师都不过是调研中一个微不足道
的小小数字而已。而且调研最后的结果和结论往
往是不公布的，所以对很多被调研对象来说，他们

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要求填写一些莫名其妙的问

卷，然后又没有了下文，而对待这种不知前因后果

的调研，老师们最常用的方式就是应付。我自己也
常常成为被调研对象，我的办法就是与自己相关

度较高的调研就认真琢磨琢磨，否则就随意勾画

一下。正是因为与调研对象缺乏深入的沟通，所以
这类调查的结果往往是低效甚至无效的。
另一些研究者相对比较严谨，他们会选择一

些学校作为重点研究对象，到学校与校长或者某

些教师进行访谈，作为数量化研究之外的补充材

料。虽然这比问卷调研有所深入，但由于访谈对象
所限，研究者对学校的了解往往是片面的、不清晰
的，一两所学校的一两位受访者的主观感受，并不

能代表所有的情况，学校和教师的独特性往往被

忽略。如果学校层面的校长和老师有机会读到调
研报告的话，他们可能会对研究结论提出质疑，因

为这样的结论与他们学校的实际情况相去甚远。
有些教育研究者或教育管理者也希望能够了

解学校的情况，但是他们不愿意与老师和学生深

入交流，而只是向学校的管理者了解情况，看一看

学校的工作计划、总结，翻一翻学校准备好的各种
台账资料，然后就在心里或评价表上给出相应的

分数，教育问题的研究和评价被简化成对台账的

翻阅。老师工作得是否愉快，他们在工作中是否遇
到了问题，学生们是否能够快乐地学习，他们的成

长是否得到了全面的关注等等问题，蜻蜓点水般

的研究是无法给出准确的答案的。正因为如此，这
样的研究难以得到广大师生的支持和认真参与，

更无法对学校生活产生实质性的影响。

三、蚂蚁之眼：所见有限却精确细致
与飞鸟和蜻蜓相比，蚂蚁显得微不足道，它们

个头不大，四肢短小，每天成群结队地在地面或地

下爬行、忙碌。但是蚂蚁虽小，却有着自己特有的
优势。看似最不起眼的它们，却是最为亲近泥土、
亲近自然的，它们每天都在用身体丈量着土地，用

触角嗅着泥土的味道，它们知道哪里有喜欢的食

物，知道地下多深处有水源。它们对大地的熟知程
度远远高于飞鸟和蜻蜓，它们在用自己的行动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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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着土地的样貌和性质，它们的家就在这里，它们

才是这片土地真正的主宰。
蚂蚁的视野虽不甚宽广，但是它们却精心改

变着脚下的土地，它们的视角对研究者来说应该

是不可或缺的，也是难能可贵的。研究者自己成为
一名教师，站在他们的立场去亲身体验，深入学校

和课堂、与教师共同生活，了解他们的苦乐、了解
孩子们真正的学习情况、了解学校和家长各自的
苦衷，教师专业场景中的生活细节都可以成为研

究的对象，而这样的研究因为更接地气、更接近教
师真正的生活，所以会得到学校和教师的广泛的

接受和支持。
实际上，教育研究应该不同于一般的自然科

学研究，甚至不同于一般的社会科学研究，它应该

是深植于教育实践土壤之中的，应该为教师的智

慧的判断和决策、为学生的快乐的学习和成长而
不断探索。教育的理论应该是“实践中的理论”
（theory in practice）,教育理论不会因其具体性、不
确切性和生成性而显得不成熟，相反当教育理论

做到了这一点，真正在理论和实践的关系上找到

了契合点，才代表着教育理论的成熟，代表着教育

理论自己的研究方式和特征，从实践到理论，从实

践上升为理论，这样的螺旋上升过程才是教育研

究本该选择的发展线路。

四、转换视角：用另一只眼睛看教育
无论是“飞鸟之眼”还是“蜻蜓之眼”抑或是

“蚂蚁之眼”都是必要的视角，关键是如何让这三
种眼睛都成为“慧眼”。每个人都会因为自己的身
份、立场和背景的不同而选择不同的观察视角，但
是每个人在选择自己视角的同时，应该更加敏感地

意识到或许可以用其他方式来思考和解决问题。
在转换视角这个方面，佐藤学无疑是一个典

范。佐藤学在东京大学获得教育学学士学位后，曾
经在三重大学从事教学工作。后来，他再次回到东
京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并留校任教。从他的博士论
文《美国课程改造史研究———单元学习的创造》
（东京大学出版会，1990 年）可以看出，最初佐藤
学也是倾向于理论研究，专注于美国课程史的钻

研。但是他没有像一般人那样选择躲在书斋里钻
研故纸堆，而是走出了象牙塔，到中小学去、到课
堂中去，对此，他也经历了复杂的心路历程。众所
周知，日本一向重视教育，1900 年日本就完成了
义务教育的普及，在 OECD 的 PISA 测试中，日本
也始终站在第一梯队的前沿。但是到了 20世纪七
八十年代，日本的学校教育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危

机，学校荒芜、学生逃学、班级崩溃的现象屡屡见
诸报端，社会把矛头直指学校和教师，学校教育风

雨飘摇。佐藤学在研究美国课程改造史的过程中，
对杜威非常钦佩，特别是杜威创办芝加哥实验学

校，以非凡的勇气去改造教育现实。时至今日，他
对杜威的仰慕之情依然溢于言表。正是由于这种
特殊的时代背景激发了佐藤学的斗志，他决定走

出书斋，走向实践。
佐藤学之所以选择引领中小学教师的教学，

是因为他认为基础教育是塑造人的关键阶段，给

基础教育以正向的指导，就会影响一批人甚至一

代人。因此，他不知疲倦地奔波于各地中小学、幼
儿园，走进每一位老师的课堂，关注每一个儿童的

学习过程，在中小学，他的身份不再是东京大学的

知名学者，而是一位认真的倾听者，倾听老师的心

声，倾听儿童的话语，倾听课堂上每一个微妙的声

响。用佐藤学的话说：“我从 30多年前开始观摩课
堂，与很多学校的教师接触过，也从他们身上学到

了很多”。 [2]他沉浸其中，以一种“蚂蚁”对待泥土
一样的专注精神去感受、去聆听。他与教师在交流
的时候，都是以课堂上的儿童所展现的学习状态

为中心，他与老师们分享他所看到的学生们的故

事，讨论故事背后所蕴含的教育内涵。在他看来几
乎所有的课堂都是精彩的，因为每一个课堂中都

有几十个儿童在演绎着精彩的关于学习的故事。
他就是通过对课堂细致入微的观察、分析赢得了
老师们的心，老师们觉得他就是自己的知音，他懂

自己、懂自己的课堂、懂这个课堂上的孩子们。他
用“蚂蚁之眼”所观察到的世界，甚至比真正从事
教学的老师还细致、还深入。通过对课堂和学校的
细致观察，他研究了与学校相关的所有领域，并形

成了课堂改革的一系列方案—构建相互倾听的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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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共同体。他深入研究了儿童真实学习的发生过
程，并提出“学习的三位一体理论”，设计了以“活
动（作业）—协同学习—表达分享”为核心的活动
系统，并归纳了教师要贯穿倾听、串联、反刍三种
活动，放低声音，精炼课堂话语，并通过即兴式应

对来追求创造性的教学。[3]

佐藤学从来不只是用一种视角来看待教育

的，他同样学识渊博，高瞻远瞩。学习共同体的实
践具有高度的前瞻性和深厚的思想积淀。他对学
校、学习以及教师的专业性都进行了重新定义。学
校要成为儿童合作学习的场所；教师作为学习的

专家，通过互相观摩学习，共同挑战高品质的课

堂；家长、市民同时参与学校教育并互相学习。佐
藤学对教育体系的重构是基于对公立学校责任的

认知：学校应该基于公共使命，让每个儿童、教师
和家长都成为主人公，使每一个儿童和老师都走

向卓越，寻求更好的自己。因此，他提出了公立教
育的“公共性”“民主性”和“卓越性”原则，从而揭
示了 21 世纪学校既注重公平又注重质量的新型
学校的愿景。[4]

他对教育理论的研究因为深入课堂而越发深

刻、细腻，他也逐渐成为日本教育研究的领军人
物，更是曾经担任了日本教育学会的会长。同时他
还经常应邀到美国、法国、意大利、墨西哥等国家
进行讲学，在学术研究领域的声望和影响力可见

一斑。在《教师的挑战》一书中，他对这些国家的
教育改革进行了介绍，并以课例的方式展现了这

些国家课堂变革的图景。 [5]但是他并不醉心于做

飞鸟，而是时刻保持着“蚂蚁”一样的草根性，即
便是到其他国家去，他也不会忘记深入课堂，与其

他国家的校长和老师进行交流，从异国同仁那里

获取经验和灵感。他的著作《教师的挑战》（被《中
国教育报》评为 2012 年影响中国教师的 100 本书
TOP10）中对这些国家的课堂教学改革进行了细
致而深入的阐释。在佐藤学的课上，他经常如数家
珍地对许多国家的教育研究和实践的现状进行分

析，让人不禁惊叹于其研究见识的广博和大气。佐
藤学研究室的一位博士曾经跟我讲起他和佐藤学

的一段对话。佐藤学老师对这位正在写博士论文

的学生说：“我建议你看 20本书。”博士生回答：
“一年看 20本书还是没问题的。”佐藤学摇摇头：
“我是说一个月。”一句话让这位博士生非常惭
愧。一个月看 20本书对佐藤学来说并不稀奇。走
进他的办公室，我们所见之处几乎都是书，而且常

常能看到他的桌子上同时翻开几本书。也正是由
于大量的阅读，让他积淀了深厚的学理基础。
这对我们中国的教育研究者、管理者和一线

的老师都有一定的启示作用。一个人的身份可能
是固定的，但却不应该因此而固化了自己的视野。
无论是“飞鸟之眼”还是“蜻蜓之眼”，抑或是“蚂
蚁之眼”，都是我们必要的视角，对待教育我们需
要时刻提醒自己去转换视角。做理论研究的人更
多地进入学校、课堂，与学校中的老师们、学生们
共同呼吸、共同感受，聆听教育最重要的主体们所
发出的声音，如果说他们在很多情况下还是“失
声”的，那并不是他们的声音微弱，而是我们自己
在堵着耳朵。课堂中的精彩背后有着难以言说的
深刻，一滴雨点所折射的是太阳耀眼的光辉。而对
于一线的教师来说，也同样可以用不同的视角来看

待自己所身处的学校和班级，以一种开放的、接纳
的、不断超越自我的心态去学习、去思考、去研究。
教育就是一个不断与新时代的人们展开交流

活动的领域，所以与教育相关的所有人都应该具

备与这些新时代的人们展开对话的能力。要展开
对话，最首要的是换位、换角度思考，只有这样才
能让每一种视角中的眼睛都成为慧眼，具备最强

的洞察力，那么这个领域的很多问题就可以有解，

甚至可能是多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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